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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撤兵阿富汗与中国西部面临的

安全秩序

王 联＊

中国不仅是一个位于西太平洋沿岸的东亚国家，还是一个与中亚、南亚诸多国

家保持长距离陆上边界的国家。环顾中国面临的周边安全环境，东部面临的冲突

最为世人所看重，尤其是美国政府“重返亚洲”战略的不断落实，15 年前喧嚣一时

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论调①似乎快要成真。中美关系当然重要，但本文的重

点不在于此，而是尝试关注在西部边界地区中国所面临的安全秩序问题，特别是美

国决定自 2014 年底从阿富汗撤军后，该地区局势发展对中国可能带来的安全

挑战。
西部安全对于中国整体战略安全环境的重要意义无庸赘述。中国陆地边界尚

未最终划定的，在西部( 中印边界、中不边界) ; 中国陆地可能面临敌对势力入侵

的，在西部( 中阿、中巴边界) ; 要往中国渗透的激进宗教势力，在西部( 阿富汗、巴
基斯坦) ; 中国社会未来和谐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也在西部( 疆独、藏独势力) 。
因此，考虑到中国经济和整体国力的持续稳定增长，切实维护西部边界的安全，是

中国投身国际安全与维护世界秩序的重要一环。2014 年底，美军预计将从阿富汗

撤离。美国撤军后的阿富汗局势如何发展，伊斯兰主义势力是否会再度兴起，几个

周边国家的动向如何，这不仅事关阿富汗局势的稳定，也是中国未来西部边界安全

与否的重要考量依据。
中国东部面临的现实威胁在境外，西部遭遇的潜在威胁在境内; 消除东部的威

胁可以靠传统的军事和外交手段，面对的只是单个国家或少数几个国家的结盟; 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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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西部的威胁则更多需要依赖双边和多边合作，面对的是多个国家、国际组织乃至

非政府力量的压力。在中国未来拥有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后，更需要重视西

部边界的安全，除了油气资源外，还有极端主义、分裂主义的侵扰。

一、美军撤离可能导致的阿富汗局势

就整体而言，中国的西部邻国包括四个中亚国家(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

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以及五个南亚国家( 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
丹) 。但考虑到自然地理的屏障作用、上海合作组织的有效运作、中巴“全天候”战

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根深蒂固及中印关系的稳定发展，中国西部的九个邻国中，唯有

安全局势动荡的阿富汗最有可能会成为从陆地通过人员渗透而影响中国西部地区

安全的国家。“9·11”事件后，在美国领导的阿富汗战场上，就俘虏了拥有中国国

籍的恐怖分子，中国政府也自那以后陆续公开了 1990 年代以来西北地区发生的数

起恐怖袭击案件，从而使外界对中国境内外恐怖主义势力相互勾结和利用的问题

有了全新的认识。在美军和国际安全部队的军事打击下，曾经活跃在阿富汗及阿

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的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势力一度趋于溃败，中国西部边界

安全也得到有效保障。
但是，随着 2014 年美军撤离的日益临近，国际舆论及研究者普遍不看好 2014

之后的阿富汗国内局势发展。塔利班势力的重新坐大已是不可避免，自 2006 年以

来，除了坎大哈、赫尔曼德等中心城市及其邻近地区外，塔利班的势力逐渐控制了

阿富汗南部和东南部普什图人聚居的省份。美国为此在阿巴边境地区开展的无人

机袭击和越境军事打击行动，非但没能持久打击巴境内的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宗

教政治武装，反而招致巴基斯坦政府与军方的不满与反对，也不断刺激巴国民众的

反美主义浪潮及反美极端主义势力的进一步抬头。因此，美国政府决定从阿富汗

撤军，这一方面是国内政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对动荡的阿富汗局势无能为力的

反映。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随着美军和国际安全部队

加快撤离步伐，以及塔利班势力卷土重来，阿富汗在 2013—2014 年将面临三大危

机: ( 1) 西方援助大幅减少后引发的经济危机; ( 2) 卡尔扎伊任期即将结束而导致

的政治危机; ( 3) 2013 年夏塔利班预计发动的新攻势带来的安全危机。① 可以想

象，早年苏军自阿富汗撤退后，任由纳吉布拉政权独自面对北方军阀和南方塔利班

势力的夹击而迅速倒台的历史，未来几年内或将在阿富汗再度上演。只不过世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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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移，主角虽然不同，但政治变革的主题却未有改变，地方军阀和宗教极端主义势

力将再度兴起。一个动荡的地区局势，将是包括中国在内的阿富汗周边国家未来

所共同面临的新挑战。

二、伊斯兰主义在阿富汗和中亚的蔓延或成必然

中东和中亚地区( Middle East and Central Asia，MECA) 的政治变迁贯穿整个

20 世纪。自从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瓦解以来，以中东和中亚地区为代

表的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就完全处在外部列强的掌控之下。从内部看，中东和中亚

地区安全形势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是政治体制的长期僵化，二是宗教极端主义势力

的发展。无论能否成功推翻僵化的政治体制，都会必然带来政治形势的动荡，以及

以政治伊斯兰运动为代表的各种宗教、部落和地方政治反对力量的兴起。体制外

的政治抗争，最终往往会诉诸暴力和极端形式，恐怖主义得以滋生和蔓延。
当前中东和中亚地区的政治形势，主要以中东各国的政治动荡和中亚各国的

专制独裁为主要特征。在急剧动荡或表面稳定的背后，各国政治反对力量蓄势待

发。依据传统伊斯兰世界政治变革的基本特征来看，专制独裁政权被推翻后带来

的“多党民主”，一定会使政治伊斯兰运动获得发展空间。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信

仰，更是宗教政党赢取政权的主要支持力量。长期被拒于体制之外的政治反对势

力，刚开始能够获得的群众基础无一例外地都来自伊斯兰宗教政治势力的支持。
就整体而言，中东和中亚地区是世界上民族成分复杂、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较

晚、传统部落和教派势力根深蒂固的地区。包括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在内的伊斯

兰世界往往是以民族、部落或地区为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在外部宗主力量的交替

征服和统治，以及内部伊斯兰统一外表的掩盖下，中东和中亚地区地区的民族、宗
教对立延续下来。一旦外来主宰力量消失，以及内部威权势力瓦解，则政治变迁往

往带来民族、宗教对立的凸显，这已成 20 世纪中东和中亚地区政治发展的一条规

律。简言之，伴随政治变革的进程，政治伊斯兰势力或将进入公众视野和权力斗争

的中心，成为影响乃至左右国家政治进程的主要反对力量。1990 年代中期塔利班

的崛起就是距今最新的一个例子，形形色色的宗教政党、宗教组织及其领袖大多成

为中亚各国乃至包括巴基斯坦部落地区在内的极端主义政治运动和武装斗争的领

导者。宗教离不开政治，政治更借助宗教而不断扩大影响。
历史上中东和中亚地区地区的政治变革，往往经历三个阶段: ( 1) 发生推翻旧

政权的人民革命; ( 2) 新政权展开政治清算和确立统治基础; ( 3) 宗教政治运动兴

起，政局陷入动荡胶着状态。自 1990 年代初独立以来，乌兹别克和塔吉克大体已

经历上述三阶段的政治变革，目前处于伊扎布特等政治伊斯兰力量与政府对峙的

阶段。阿富汗则极有可能会步这两国的后尘，巴基斯坦的部落地区已是恐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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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床。极端主义思潮及其在上述国家内的政治实践，显示了中国所面临的西部

境外地区的安全局势不容乐观。

三、中国在西部边境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

环顾全球，欧洲各国在面对来自穆斯林移民的骚动时普遍反思多元文化主义

政策，美国面临拉美裔移民对其传统的“瓦斯普”( WASP) 国民性的稀释和冲击时

亨廷顿会发出“我们是谁?”的质疑。这些现象似乎表明，国家内部的文化差异，正

超越 1993 年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范式，而有可能成为未来制约国际政治发展

的关键因素之一。
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特别是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正通过个人及社会团体角色的

增强而加大对当前国际政治发展走向的影响力度。美国在过去的 11 年来并没有

打赢阿富汗战争，主要原因并非其没有坚船利炮，而是未能清除极端主义思潮存在

的社会基础，未能彻底消灭作为非国家面目出现的极端主义分子。
对于恐怖分子、极端主义分子，或者深受其影响及其所存在的社会基础来说，

国家军事和经济力量不足以在短期彻底根除这些问题。因此，观察中国在西太平

洋地区及中亚地区面临的国际环境时，我们可以看到东部基本上是以国家为对象，

是传统国际政治的互动方式，大国外交似乎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是，西

部地区更多是个人和社会团体为主要互动对象，反应出来的往往是文化或是宗教

方面的差异性，面对的是一些中小国家的挑战。土耳其、沙特、卡塔尔在叙利亚局

势演变过程中扮演的积极角色，以及给中国外交带来的压力，就说明这一问题的严

重性。通过“阿拉伯之春”的进一步观察，我们也能看到年轻人口的激增，经济发

展的持续边缘化，同时包括网络的便捷和推动，都使得个人和某些社会团体、宗教

组织成为当前国际政治发展中的新兴行为单位。
2012 年 11 月 2 日，在北京论坛的主旨发言中，英国科学院院长、牛津大学荣

休教授亚当·罗伯茨也指出，寻求文明的和谐共存、共同繁荣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当人类对全球性问题有了越来越强烈的共同认识时，寻求共同的政治、文化、社会

基础是实现社会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① 显然，中国西部邻国围绕各自文化而

展开对话的时代尚未到来，不同文化、文明和宗教的差异在短期内不会减少彼此间

的摩擦、隔阂与对立，相反，极端主义势力会利用这些异同而诉诸政治反对与武力

对抗。如何避免境外的敌对思潮与组织向境内西北地区的渗透，应是中国政府确

保西部边界安全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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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阿富汗撤军，将使阿富汗及其周边安全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测。当中国

面对 2014 年美军从阿富汗撤离的基本局面时，中国在西部边境地区面临的战略安

全上的挑战会大过美军驻扎时所带来的安全威胁。所以，这也是我比较同意王缉

思教授所说的有关中美在中国西部境外地区可以合作的原因，①更不用说两国在

伊朗核问题或者中亚地区反恐问题开展双边和多边合作的必要性了。中国已经与

中亚多国在当地建立起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多边框架，但是这个框架仍然是建立在

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互动之上。对于恐怖分子、极端主义分子，或者深受他们影响及

其所存在的社会基础来说，国家力量不足以彻底根除这些问题。
因此，中国面向西部地区的外交战略谋划，需要更多注重与有关国家的政府、

人民、地区组织和社会团体的交往，而不能仅满足于国家间、政府间关系的维系。
因此，针对西部地区的特殊国际环境，中国应积极参与阿富汗的战后重建，与周边

国家各阶层代表广泛接触，加强和发展中巴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关系，改善和增进

中印在地区问题上的磋商与协调，确保阿富汗国内局势平稳过渡。在伊朗核问题

上，既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又坚持正当合法的双边贸易不受美国的干扰和阻挠。
总之，在西部地区，对中国核心利益构成挑战的是国际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

民族分裂主义这三股恶势力。中国需要妥善处理中美关系，同时借助上合组织等

多边机制，积极与周边国家开展行之有效的合作，大力巩固西部地区的政治稳定、
经济发展和边界安全，共同致力于一个稳定发展、合作共赢的西部安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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